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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
言为诗。”（《毛诗序》）古往今来，真正的
好诗，从来都是生命过程的体验、灵魂
轨迹的镌刻。读完袁静先生的《生如夏
花》诗集，深为其厚重的生命质感与真
挚的情感力量所动容。诗集跳出了小
我抒情的窠臼，以“混沌—生—砺炼—
寂—圆融”的五重卷式结构，铺展了一
场关于生命、苦难、成长与超越的精神
史诗，既是作者个人心路的写照，亦是
时代个体的精神镜像。

“混沌”卷，如鸿蒙初开的生命叩
问。《种子之旅》中“混沌是唯一的行囊/
在黑暗里解开时/所有星辰沉默/地心听
见了破壳的律动”，与《诗经·大雅》“周
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新生之力一脉相
承，将生命初始的求索写得苍茫而坚
韧。《灵枢》以“一叶菩提飘落/轮回树保
持沉默”开篇，融佛家禅意与道家虚静，
暗合“道生一，一生二”的宇宙观，在草
木流转中窥见生命之永恒，笔力清健而
意蕴深远。

“生”卷，是全诗的华彩，尽显“夏花
之焰”的炽烈。《生如夏花》将成都玉林
路的酒馆烟火与银河诗行相融，“所有
萤火虫/都是星星散落的遗书”两句，化
俗为雅，既有李商隐“银烛秋光冷画屏，
轻罗小扇扑流萤”的清丽，又添现代生
命的哲思，把平凡生活的热望写得滚
烫。《观音阁》咏“万里长江第一阁”，“风
流总随雨打风吹去/回首越千年/信步闲
庭”，借古迹抒怀，颇有王勃“阁中帝子
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的沉郁，却
又多了几分历经世事的从容，将文物的

坚韧与人生的豁达融为一体。
“砺炼”卷，乃诗集的筋骨，见出生

命的硬度。《熔鼎》中“正午的熔炉在倾
泻钢水/树荫/在烙印里蜷缩成盾”，以冶
金为喻，写出逆境中的淬炼，暗合孟子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的砥砺之道。《眷恋》写父母深情，

“旧茶杯里卧着的春天/是药片融不开
的诺言”，于细微处见真情，没有悲戚
的呼号，却将生死相隔的思念写得绵长
动人，堪比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
巫山不是云”的真挚，更具烟火人间的
温情。

“寂”与“圆融”两卷，是生命的沉淀
与升华。《褶皱的星空》追忆父亲，“父
亲，您总在夏夜/把繁星/盛进我碗里/您
笑着说/那是银色的谷粒”，质朴的细节
中藏着最深的眷恋，如陶渊明“亲戚或
余悲，他人亦已歌”的淡远，却更显绵
长。《归鸟》中“羽翼开合，同频天地呼
吸/澄明之境，无倦无终”，抵达了“物我
两忘”的哲学境界，与庄子“乘天地之
正，而御六气之辩”的逍遥之境相呼应，
展现出历经风雨后的通透与从容。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传播者，
我特别欣赏作者对汉语这一中国古典
诗歌音乐性载体的把握。如《回乡偶
书》采用词牌小令的节奏：“落叶秋风小
径深/别离今生，不负今生”，既保持古典
诗词的韵律美，又注入现代口语的鲜活
感。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创作实践，为
汉语诗歌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生如夏花》诗集的独特价值，在于
它成功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诗学宇宙。

五个章节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呼应，形成
如《红楼梦》“草蛇灰线”般的隐秘关
联。诗人通过“父亲—故土—星辰”等
意象的反复变奏，编织出经纬交织的情
感网络。这种宏大而精微的结构建构
能力，在当代诗坛尤为难得。

整部诗集最可贵之处，在于“专业
而不晦涩，深情而不矫情”。作者以扎
实的文学功底，将山水风物、人生感悟、
家国情怀熔于一炉，既引经据典而不露
痕迹，又通俗晓畅仍不失韵味。没有刻
意的辞藻堆砌，没有空洞的哲理说教，
每一首诗都是发自肺腑的心声，每一个
意象都是生命体验的凝结。正如泰戈
尔“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的哲思，作者更以自己的人生体验诠释
了“夏花与秋叶之间，横亘着最坚韧的
砺炼”，让此诗集有了超越个体命运的
普世意义。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样一部沉潜
着生命重量与情感温度的诗集，如同一
束光，照亮了我们内心深处的迷茫与坚
守。它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从
未经历风雨，而在于历经风雨后依然能
向阳而生；诗歌的价值不在于辞藻的华
丽，而在于能否直抵人心、引发共鸣。

谨以此文，推荐这册饱含生命力量
的诗集。相信每一位读者都能在其中
找到自己的影子，汲取前行的力量，读
懂生命的真谛——所谓生如夏花，终是
在砺炼中扎根，在坚守中绽放，在沉淀
中圆融。

（作者系文化学者，武汉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在电影市场整体承压的背景下，
一部小成本制作的潮汕方言电影《给
阿嬷的情书》悄然走红，书写了票房与
口碑的双重神话。不同于主流电影的
宏大叙事，也不同于过往方言乡土电
影的“奇观”式展演——《给阿嬷的情
书》以清隽的笔触、平淡的叙事、近乎
纪录片般的冷静，呈现跨越半世纪江
海两端、于一封封“侨批”串联起的温
情故事。

有趣的是，任何技术分析在这部
佳作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全员非科
班团队、去技术化的平铺直叙，给予影
片一种朴素而粗粝的质感。它不禁让
我想起一些艺术影片，同样小制作、聚
焦生活细节，偏不把戏做满，却总在不
动声色间，撬动人性中最隐而不发的
共性情感。

音乐同样如此，克制又精确。它
绝非作为情感的“扩音器”存在，反倒
像一位沉默寡言的旁白，连接起时代
罅隙中小人物命运的起起落落。影片
对声音的用心，首先就藏在对“环境
音”的偏爱与打磨里。该片声音设计
团队刻意模糊了“配乐”与“音效”的边
界，置入大量生活景致的白噪音，营造
一种满是烟火与人情的声音景观：阿
嬷在老厝天井里晒橄榄时竹匾摩擦的
沙沙声、功夫茶沸腾冒泡的咕嘟声，以
及老屋里潮剧录音的依稀回响，总在
不经意间闯入观众耳鼓。这些声音构
成了影片的音响“底噪”，一种扎根潮
汕乡土的、充满生命力与音乐性的呼
吸感。

电影配乐同样不急不躁，娓娓道
来。“90后”汕头作曲家吴泽华包揽了
影片中二十余首原声音乐。吴泽华毕
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工程系，拥有
学院派与潮汕本土的双重音乐素养。
此前，他已参与《满江红》等大片的音
乐创作，并与导演蓝鸿春合作《爸，我
一定行的》《带你去见我妈》两部作
品。虽说年纪尚轻，吴泽华的配乐显
得从容老到。他没有触碰前些年影视
圈流行的那套宏大交响，而是转向更
简约轻盈的室内乐编制与电子氛围音
乐。在台词的间隙，我们间或听到极
简的钢琴旋律、长线条的弦乐与温暖
的木管，毫不抢戏，音量往往很低，仿

佛贴着地面行走。
虽然吴泽华刻意藏起锋芒、收敛

技法，仍有不少段落出人意料，让人耳
目一新。男主郑木生在女主谢南枝的
唐人街旅社开设私学，聘侨批先生给
无根的孩子们讲授中文。伴随着老厝
明媚的春光和咿咿呀呀的学语，是宛
若八音盒般俏皮童趣的乐思汩汩流
淌。南枝本不同意开私学的冒险行
径，但画面一转，是孩子们求知的灼灼
眼神，和租客们无声的坚持，南枝第一
次心软——这也成为改写故事走向的
第一处伏笔。吴泽华为南枝、木生和
淑柔等主要角色分别写了专属的音乐
旋律——这无疑是学院派的经典路
数！留守潮汕，独自拉扯三个孩子的
淑柔的音乐主题是被饱满弦乐组包裹
的、回旋的钢琴旋律，如蒲苇般坚韧；
木生的主题基于低音区不断游弋的三
和弦，宿命跌宕，他始终仰着头，背负
着对家庭、对身边潮汕同乡的深情默
然前行；南枝的主题仅由钢琴承担，高
音区乐音如珠串一颗颗落下，清冷而
独立，以最温柔的坚持成长为庇护一
方的南枝先生。

如果说吴泽华的配乐构成了电影
无言的情感骨架，那音乐总监李奕瀚
的乡土美学，为《给阿嬷的情书》扎下
了文化的根。李奕瀚来自汕头南澳
岛，枕着海风听潮剧入眠是他最真实
的童年记忆。2008年，以“海洋民谣”
为基调的“玩具船长”乐队应运而生。
在李奕瀚的率领下，“玩具船长”坚持
唱着在潮汕也算小众的南澳岛话，融
合了方言民谣与雷鬼元素，开创出轻
松又怀旧的“海洋”风格。

影片的片尾曲《一封侨批》并非电
影的原创歌曲。该曲最早收录于“玩
具船长”乐队专辑《青春照相馆》，已等
待它的伯乐十年有余。“等待”侨批，构
成那个年代无数潮汕家庭最浪漫也最
磋磨的日常——“等待”，也恰是该片
的经典母题。李奕瀚最初的灵感来自
自家尘封的家书，并借鉴了潮汕歌仔
戏的元素。“无钱无米无奈何，背个包
袱过暹罗”。朴素粗粝的方言唱腔，似
乎有意游弋在规整节奏之外，勾勒出
潮汕人“下南洋”辛勤打工的集体群
像。一段终了，扬琴与高胡的对答，缠

绵而悠长，如夫妻二人跨越山海、未能
言尽的眷恋。镜头摇远，最终定格在
木生生前于唐人街拉三轮的瞬间，仍
是少年模样。

李奕瀚的插曲不多，但不乏惊艳
之笔。《海风的旅程》像一只轻柔平静
的漂流瓶，唱词仅有重复的“lai lai”
（潮汕话“回家”之意）。木生终于攒够
钱、准备归乡的前夜，与邻船的劫匪缠
斗，坠入水中，无声无息地结束了年轻
的生命。《疍家之歌》，全片唯一一曲非
潮语的原创插曲，出自电影最动人的
转场：南枝去侨批局发木生的讣告，却
撞见千千万万个为家人讨生计的“木
生”。下南洋众生相与木生生前寄信
的笑颜反复交织，终于促使南枝守护
秘密，甘愿成为淑柔一家的倚靠。歌
手“好命小张”用轻柔的粤语气声吟唱
苦难与坚守，大提琴与钢琴相互攀援，
映着摇曳火光下南枝清冷又温暖的面
庞。《月下煮茶》中，李奕瀚启用了北京

“小邓丽君”陈佳演绎潮汕话——找非
潮汕歌手来唱潮汕话，正是李奕瀚的
惯用手法。圆润的中音区反复呢喃：

“心在何处少年家，繁华到底落谁家。”
终于拾回记忆的老年南枝对着淑柔展
颜一笑，两位守望半生的女性相互依
偎，无声倾诉钦佩与恩义。在我看来，
《疍家之歌》与《月下煮茶》恰恰构成两
位女主角的隔空对话。

这部影片的配乐，像一封写给岁
月的情书：纸短情长，满载未能宣之于
口的中式浪漫。说到底，好的电影配
乐从不是作曲家炫技的秀场，而是一
方水土、一群人、一种活法的声音实
录。李奕瀚的选择亦别有意味：他并
未沿用类似影片偏重胡琴、琵琶等传
统民乐套路，而是采用钢琴与弦乐。
这种不那么“民俗”的处理，反倒更贴
合侨乡那股既土又洋的气质。阿嬷的
半生守望、侨批的山海情义、潮汕的烟
火日常……私人经验与公共记忆在此
交汇、叠合，氤氲成一幅辽阔的时代画
卷。诚然，《给阿嬷的情书》音乐风格
仍显单一，但正是这份“轻”与“空”，让
最质朴粗粝的本色得以浮现。人生总
有遗憾，而寂寂无闻之辈，都是平凡岁
月中的大英雄。

（作者系音乐人类学学者）

2026年2月，五卷本《老武汉民俗画
卷》趁着北方小年的喜庆，落在我手心。
我用手拂过书页，书页中散发出老行当、
老字号、老童谣、老风俗的味道。这些画
面出自画家萧继石君之手。从上个世纪
末到当下，萧继石历时二十春秋编织着老
武汉的美梦，如今美梦成真，由崇文书局
于2026年2月出版。

我与萧继石相识已有十几个春秋，交
往始于画与书之间的“情感纠葛”。2009
年，我调到武汉大学出版社工作，第一时
间向他约稿，后责编出版了他的谈艺录散
文集《淋湿的幽默》。书中，他写到了自己
成为画家的起点：父亲是乡亲们不可或缺
的教书先生，写得一手好字，每逢春节，四
邻都来请他写春联。有乡亲提着母鸡来
求画钟馗，父亲居然无师自通地画了出
来。“那我也来学一学怎么样？渐渐地，我
也迷上了绘画。”这个朴素的起点，奠定了
萧继石一生的艺术底色——不尚玄谈，扎
根民间。

《老武汉民俗画卷》最可贵之处，在于
画家始终以“小人物”为视角，在民生细节
中见出大爱。翻开“老行当”一卷，第一眼
就看到剃头挑子。“一头是炭火炉子、小
铜盆，一头是带抽斗的油漆凳子。剃头
匠挑着这行头走街串巷……”老屋前，花
树下，放下挑子，拿起剃刀，洗、剪、刮，一
袋烟工夫将客人收拾得体面光亮。一幅
热爱生活、生动形象的人间烟火画面让人
过眼不忘。

如果说剃头匠展现了市井的从容，那
么翻过这一页，你会看见一群排着长队、
肩挑背扛的搬运工走过来。旧时武汉，大
小码头星罗棋布。船到码头上下货物，全
靠搬运工人肩挑背扛。他们是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苦力”，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
泥——他们身上既凝聚着苦难，也凝聚着
人性的闪光。一幅又一幅劳苦众生互助
互爱的画面留存在他脑中，也如花儿般绽
放，成为每一幅画的精髓。

不仅是这些传统行当，就连那些容
易被遗忘的普通人，也被他郑重地请进
了画卷。“武汉街头的清晨，会看见有人
手推木轱辘垃圾车来来往往，发出‘嘎
吱、嘎吱’声。他们是城市的‘美容师’。
这些清洁工由市政府统一雇用，统一着马
甲。当时这种垃圾马车，算得上一流的豪
华装备了。”

我每天清晨准时听到清洁工扫地的
声音，拖垃圾的汽车风雨无阻地从门前走
过。萧继石住在高楼里，看不见拖垃圾的
汽车，听不见扫地的声音，但他早就把清
洁工装在了心里，握起画笔，将这些旧时
的清洁工也融入了今天的画卷中。

萧继石对这座城市的深情，还体现
在他对老字号的珍视上。萧继石爱书、
爱读书、爱书店。我也离不开书，买书、
卖书、读书、编书、写书，“五书俱全”。翻
开老字号这一卷，我终于看见了“生活书
店”的全貌。“1935年，汉口交通路中段一
栋建筑墙面挂起了‘生活书店’的招牌，
这是上海生活书店在外地开设的第一家
分店。”萧继石用爱书的心、爱画的手绘
出生活中的书店，书店长在了汉口的交
通路，长在了老武汉风俗画卷中的老字
号里。

老字号里还有一个老地方值得“画
说”——“老汉口人称民众乐园是汉口的
戏窝子”。这座始建于1919年的建筑，最
初名叫新市场，是汉口最早的商业娱乐综
合体，曾易名大世界、人民俱乐部。有首
民谣如此吟唱：“一进新市场，真是见洋
广：京戏、汉戏、花鼓戏一场又一场；这里
玩把戏，那里放电影，楼上楼下好几层，到
处人挤人……”萧继石爱上民众乐园的所
有，也画下了民众乐园的所有。

走出戏窝子，老武汉的另一重记忆，
则藏在街头巷尾的吃食里。炸面窝、热干
面、三鲜豆皮、糊米酒、糯米包油条……这
些武汉人日常的小吃，被萧继石一一定格
在画纸上，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乡愁。他
是喝洪湖水长大的，为人如洪湖之莲，出
淤泥而不染，那份对荷塘的情感自然也流
入笔端。画卷中有一幅荷塘三宝图——
取嫩莲子、菱角、藕带，配上少许青红椒
丁，爆炒后入口娇柔清甜。萧继石画出了
它的鲜灵，却将味道留作空白，让观者在
想象中咀嚼。而另一幅鳜鱼图则别有深
情。鳜与桂、贵谐音，是丹青妙笔下的常
客。“菜香伴我书声朗”——萧继石画的是
鱼，更是家的幸福味道，是对妻子说不尽
的深情。至此，老武汉的滋味，不仅在舌
尖，更在画中、在心底。

看过萧继石的196幅民俗画卷，成千
上万个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的
众生相永远刻在我记忆里。萧继石画风
质朴动人，行文亦庄亦谐，点到为止，没
有故弄玄虚，没有虚张声势。低调的画
家用心中的大爱绘就千千万万个小人物
的民生。小人物的众生相，其实就是一
个大写的“人”。画家心中有爱，才能出
好作品。

（作者系出版人、作家）

起初只是按照惯性去写，拾取自己感兴趣的素材。一个
人的审美取向是相对固定的，感兴趣的点趋同，于是有了越
来越多同类主题的作品，一个想法也慢慢明晰——这是我
可以深挖的一口“井”。这就是我创作关涉非遗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系列作品的缘起。而今，这些作品以散文集
《纸上万物浮现如初》、小说集《与孔雀说话》、长篇小说《对
花》《纸镇》、儿童文学《会飞的板凳龙》《生命之树》等形式
集中呈现。

这类写作，通常不从作者日常生活经验中生长出来，所
涉多属“陌生之地”，需要在创作前进行田野调查、采风、采
访，并研读相关资料。十多年来，我写了不少非遗题材：南丰
傩舞、景德镇陶瓷制作技艺、吉州窑木叶天目盏、乐平古戏台
筑造技艺……每一次书写，于我都是“扫盲”过程，一次次打
开认知的“盲区”。

虽然对传统文化有着“由来已久”的好感，但必须承认，
我们的民族文化实在是浩繁、丰富、复杂，而每个人的精力、
时间有限，眼界也有限，一旦深入进去，就会发现到处是“盲
区”，以往了解的可能只是皮毛表象，未抵达其内核。于是，
不仅需要采风采访，阅读大量的资料，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
看到表象之下的文化根脉，写时才能不滞不涩、不干巴不僵
硬，才能将之写“活”来，进入文学性和个性兼具的表达。同
时，借助一次次书写，我也不断地进入新的领域，不断地进行
自我更新。

中华传统文化植根于我们的农耕文明，是在千百年前的
民间生活土壤、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经过漫长时间的发育，
不断演变，那些经过时间长河冲刷，还能留存至今的优秀传
统文化因子，包括许多独属于我们民族的“非遗”，其形态本
身具有由来已久的美，韵味独具。之中留存着或显或隐的线
索，关乎我们中国人特有的生活态度、情感表达方式、行为方
式、思维方式、内在观念，也关乎人与人、人与家、个人与集体
等关系的链接方式，关乎我们在关键时刻的取舍，以及我们
的审美取向、艺术创造等等。这让我们不只是皮肤和五官的
特征与其他国家、民族的人不同，还有更多看不见的观念的、
精神的深层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形成了我们国家、民族文
化的特质。同时，有些东西又能超越地域、国度，让不同语
言、不同地方的人领略到它的美。

在采风中我发现，许多延续至今的传统习俗、仪式，是民
间生活维持良性运转的重要动能，在今天依然有凝聚人心、
提振精神的作用。比如我写过的“板凳龙”，2025年正月初
七南昌县北洲村舞板凳龙活动，云集了一万多人。正月十三
新建区石岗梅烛灯活动，现场有五六万人。千米长龙需要千
人共同托举，才能在大地飞腾起来。还有南丰石邮村的傩
舞，“搜傩”那晚，小小的傩神庙前聚集了数千人。这些民俗活
动成为无形的凝聚之力，让整个村庄进入激情时刻，以欢乐、
祈福为纽带，将现场的人们紧紧拥抱在一起。这样的时刻，对
成人有情感连接的意义，对于孩子来说，更是一场很好的爱
家、爱村、爱国主义教育，让他们了解自己文化的根脉何在。

儿童小说《会飞的板凳龙》写赣地舞板凳龙习俗，讲述香
樟村四年一度的板凳龙盛会前后的团圆故事，展现传统民俗
的独特风味与乡村发展现状。该作品入选中国作协2024年
文学转化影视重点推荐十部作品名单，是唯一一部儿童文
学作品，后签约改编成非遗电影，目前已在筹备中。2025年
出版的《生命之树》融合非遗剪纸与生态保护主题，讲述三个
喜欢剪纸的孩子抱团成长的故事，其中大量章节写到鄱阳
湖、候鸟和重现赣江的江豚。还有一部中篇小说《瓷火》结合
红色主题与非遗，走访了南昌瓷板画大师级人物，融合中国
第一代飞行员的抗战经历与民国瓷板画历史，展现独特艺术
魅力，传扬革命精神与爱国情怀。

《纸上万物浮现如初》是我的一部散文集，聚焦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不少篇目写赣地非遗。最早一篇文章落笔于
2015年，断断续续写了十年，这是一本缓慢生长的书。这种
缓慢，与时间的悠长相匹配，也与书中试图留存的“由来已久
的美”相匹配。

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与朋友在南丰石邮村跟访傩班四
天，傩班跳到哪儿我们跟到哪儿，后写成《观傩记》。最长的
一次跟访，是去南昌县采茶剧团跟访魏小妹老师，前后三年，
采访多位老中青演员，现场看排演和下乡演出，这些都写进
了《有一种美由来已久》，并衍生出长篇小说《对花》。

这类写作让我愈发深刻地认识到“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的意义。生活中有丰富、鲜活、驳杂的素材，采风就是去与真
实相遇、与陌生相遇、与意外相遇，所见所闻可能颠覆以往认
知。这些亲历的真切体验、毛茸茸的感受、意味深长的时刻，
都成为笔下作品中闪闪发亮的部分。

在采写过程中，我逐渐明晰两个原则——在场，关注人。
“在场”原则推动我不断向外行走。去现场，获得第一手

经验，看到旁人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的富有意味的细节。
因为“在场”，我捕捉到了不可能从他人作品里获得的体验，
它们成为我的独特“发现”，通过书写被更多人了解。

再是关注“人”。任何技艺、任何文化，都是靠人创生、传
承并创新。人是被选中的媒介，也是主动性的创造者，是灯
灯相续的那一只只点灯、护灯的手，和一颗颗为之炽烈跳动
的心。在采访中，我能感受到一个个饱满的灵魂、一个个有
温度的生命倾情投入，他们的诚挚、专注、执拗，赋予了一项
项“非遗”强韧的生命力。我写那些民间艺术家的遭遇、情感
选择、关键时刻的取舍，他们中的很多人我愿意称之为民间
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超越了“技”的层面，进入了属于

“艺”的创造性境界。
一个人的写作之路，是环环相接又不断延展的。因写作

有关“非遗”项目的散文，我多次前往铅山县实地采访，走遍
河口镇残存老街与偏远村落。了解越深，越觉得这是一个有
深厚文化底蕴、有故事的地方，以之为背景写一部小说的念
头，遂落土生根。为此我阅读了大量历史资料，在历史和现
实的缝隙处展开想象，构思出长篇小说《纸镇》。

目下，越来越多的人以“中国式叙事”，试图留住这些“由
来已久的美”，这不仅仅包括文字的书写，也包括照片、视频
等影像化的传播方式，还有各种文艺形式的表达。我觉得，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们需要写出关于这些“非遗”在特
定经纬度的真实状态，以现代性的眼光，立足于现实生活语
境，来打量、看待和书写这些文化遗产，写出其形态背后的精
神传承，牵连的文化根脉，也写出它们的现实状况及未来发
展、传承、创变的可能路径。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类书写不只
具有文学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

“非遗”不只是一个社会热点需要去关注，它也是我们应
该长久关注和研究的一个文化课题、社会课题，是写作者值
得去深挖的文学之“井”。只有越来越多人接力关注、书写

“非遗”，加入到保护、传承、创新发展的队伍中，这些“由来已
久的美”才有可能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长久地活态留存。

（作者系作家，江西南昌市作协主席）

挖一口文学之“井”
王芸

淬火成诗，向光而生
——读袁静《生如夏花》诗集

李敬一

不炫技，最深情
——《给阿嬷的情书》的

声音美学
张文昭

纸上老武汉
画中众生缘

——读萧继石《老武汉民俗画卷》
张福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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